
2022.5.25 星期三
责编 薛亮 ｜ 版式 小凯 ｜ 校对 李萍 天下 A11

投资
期待“一夜暴富”，尝到甜头后借钱抢购

一年前，苏州大学生小白第一次
接触到“数字藏品”的概念。他从同
学处了解到，数字藏品，简而言之就
是一些数字图片、视频、音乐，跟实物
的收藏品不同，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
虚拟的收藏品。而就是这种收藏品，
可以实现“一夜暴富”，每个月微薄的
生活费可以翻好几倍。

具体操作也很简单，就是去专门
的数字收藏平台，购买那种看起来比

较畅销、升值空间比较大的“收藏
品”。至于如何挑选商品，同学之间
通过介绍，将小白拉进数字藏品平台
的社群，里面会有人发布即将出售或
者比较稀有的数字藏品，“跟着大家
买就对了”。

刚踏入这个圈子时，小白每天都
会在平台上，卡着时间抢购限量的数
字藏品，偶尔手气好能抢到，然后转
手以高价再卖出去，他曾经因此挣了

4000元。
4000元对大学生来说是个不小

的甜头。于是，小白向朋友借了2万
元，在支付宝用花呗垫付2000元，又
分期借了8000元，购买了多幅数字
图片，想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结
果，他并未等来预想中的价格大涨，
短短几天里，由于价格狂跌不止，几
千甚至上万元购买的数字藏品跌到
了几百、几十元的起始价位。

“期末了，我一点学习的心思都
没有，真的顶不住了。”小白说，他准
备对家里坦白一切，并考虑是否马上
就把这几万元的数字藏品脱手。可
一旦脱手，他的“投资”无疑是一场血
亏。

他在网上搜索了解到，像他这样
的大学生大有人在，5月中旬，国内数
字藏品形势变差，有些年轻人甚至亏
到心神不宁的地步。

借数万元抢购却血亏

炒鞋之后，年轻人又遭数字藏品暗算？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数字藏品”是一个陌

生的概念，可在95后甚至00后等年轻人群体
中，这却是一个红得发紫的话题。以前火的是
炒鞋，现在火的是炒NFT（数字藏品）。

据记者了解，NFT指非同质化代币，有数
字图片、音乐、视频、3D模型、数字纪念品等
形式，被广泛称作数字藏品。

随着数字藏品在年轻人中走红，“暗雷”
也在一颗颗爆炸。曾经几十块的起始价炒到
几万块，最终却又因无人接盘，之前花费了大
力气抢购的“牛头马”“敦煌名画”等数字藏品
一瞬间变成泡沫，只能砸在手里或低价卖
出。但由于数字藏品是近年来才在国内出现
的“新鲜玩意儿”，市场监管存在空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研究
员陈佳认为，数字藏品的痛点和乱象
是非常多的。国内大部分数字藏品
在推介的时候，并未能让投资者全面
理解产品的设计特点和法律责任，其
乱象有投资者狂热和销售方的因
素。数字藏品的产品设计要求是非
常高的，但一些数字藏品平台广泛签
约创作者，以简单的证书人为制造稀
缺性的情况并不罕见，给投资者造成
市场比较混乱的印象，最近关于数字
藏品大量诉讼可见一斑。

从整体上来看，数字藏品是一个
新兴产业，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相关

的法律法规都处于一个空白的时
期。截至目前，国内涉及到数字藏品
的官方文件都只有一些风险提示、倡
议、公约等，法律效应并不是特别
高。数字藏品想要走得更远，更严格
的监管还有待完善。

今年3月，一家名为“唯一艺术”
的数字藏品交易平台因不发货也不
退款的问题，被大量用户投诉。好在
最终，近6000笔故障订单全部完成
退款。对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
院讲师屈向东说，一般情况下，如果
根据双方所订立的合同内容上，平台
既不发货也不退款，属于违约行为。

从深层次来看，上述事件折射当前数
字藏品规制的两方面问题。一是相
关运营平台亟待规制。二是数字藏
品的权利归属有待进一步厘清。

对于数字藏品目前的交易，曹世
勇表示，数字藏品存在虚拟币对价交
易、金融属性鲜明、极易被炒作的特
点。虽然暂时没有明确的监管规定，
但是从2018年8月银保监会、中央网
信办、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
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
以“虚拟货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
法集资的风险提示》及2022年2月处
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

布的《关于防范以“元宇宙”名义进行
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的内容来分
析，数字藏品的交易、炒作包括相关
交易平台是极有可能会被政策监管
并禁止的。

曹世勇补充说：“举个例子，通过
NFT或数字藏品交易等行为进行非
法集资或者传销的，可能会受到相关
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如果严重破
坏市场经济秩序达到入罪标准的，有
可能涉嫌刑法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或者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罪。”

（成都商报 北京商报）

2021 年被称为数字藏品“元
年”，互联网巨头、各大企业、艺术家、
明星纷纷入局数字藏品，数字藏品价
格更是屡创新高。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的数字藏品
平台，一是互联网大厂平台，二是遍
地开花的小平台。

互联网大厂平台包括阿里、腾
讯、百度、京东、网易、B站等等，大平

台对旗下数字藏品限制很多，市场流
动性不强，恶意炒作空间不大。除了
大厂平台，国内小平台有七八个，如
Topholder、千寻，还有最近闹出崩
盘消息的iBox。这些小平台大多没
有维持住良好生态，造成追高接盘，
存在恶意炒作空间。

“平台本来就是通过赚取手续费
来盈利，你转卖或提现都需要付手续

费。”秦先生解释道。也就是说，数字
藏品平台要实现不断盈利，势必要拉
更多人“入伙”，而年轻人是贷款买的
还是借钱买的，是亏了还是赚了，都
不是它们关心的事情。

低迷的5月，很多年轻人都在为藏
品价格下跌、卖不出去或无法提现而苦
恼，某数字藏品平台却打出了“疯狂五
月 遍地黄金”的豪迈广告语。数月前，

iBox平台全线产品还一片飘红，热门
款平均涨幅达70%以上，然而如今的
数字藏品实盘显示，那些炒至几万元的
热门数字图片、音乐或视频等，价格都
在下跌，最高跌幅达30%多。

从暴涨到暴跌，一些用户仍不死
心，期待着再冲一波。于是这些广告
顺势而生，炒数字藏品就像一场美
梦，还有无数人想往里扎。

数字藏品到底是什么？记者调
查了解到，多年前很多人炒鞋，而现
在，年轻人中最火的就是炒数字藏
品，其原理和炒鞋类似。

如何理解数字藏品的唯一性、非
同质化？打个比方，阳澄湖大闸蟹每年
产量100万只，每个螃蟹都会有一个蟹
扣来证明其唯一的身份信息。我们见
过哪种数字藏品？举个例子，中国国家
博物馆以四羊青铜方尊等四件国宝级
文物为主题开发的数字藏品，用户可在

线上“云参观”，这就是数字藏品。
但到了数字藏品销售平台，平台

的藏品远没有中国国家博物馆那么“费
功夫”。圈内人士秦先生表示，年轻人
炒作的数字藏品，往往只是某个动画片
中一个节选的图片，它们存在的意义就
是被赋予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编号。说
到底，它们有多少收藏或观赏价值不好
说，大多只是一个投资工具。

记者随手在网络或各社交平台
搜索“NFT”或“数字藏品”，可以看到

有海量的数字藏品群聊。这些群里，
除了更新平台抢购信息，每时每刻都
有新的交易信息发出。比如数字藏
品平台iBox上一款名为《NFT大闹
天宫》系列的数字图片，起始价为99
元，但经过一轮又一轮价格哄抬，已
涨至11900余元，限量2000份。

当然，无限涨价是不可能的。例
如，在陈小春发售的数字藏品视频
上，陈小春发售数字藏品时全网公开
售价199美元，现在陈小春数字藏品

视频价格已经涨到1999美元。但一
名叫“漂泊的灵魂”的用户今年5月
买的该段视频，到现在都没卖出去。

因此，各大数字藏品平台出现了
一个问题，即买卖接近饱和。数字藏品
公众号被封，平台消失，成了圈里最近
讨论最多的话题。“为什么我压价也卖
不出去？”“10块钱买的时候，我真的没
想过这个东西可能卖不出去。”“一开始
火到只要买就是坐地捡钱，现在亏到爆
雷。卖不出去，全砸手里”……

现象
99元-1万余元，从坐地捡钱到亏到爆雷

平台
大平台限制多，小平台存在恶意炒作

专家
新兴产业，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空白


